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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石倚洁，有着幸福的家
庭，尽管为了陪伴太太和女儿，他这
两年推掉了很多国外的邀约，但这
也正好让他的羽毛得到了很好的保
护，反而更受国际演出机构器重，比
如这次就有了斯图加特的《清教徒》
合同，他的经纪人还带去了几个国
际一线剧院的邀约，包括2020年维
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威尔第歌剧《法
斯塔夫》和巴黎国家歌剧院的《塞维
利亚的理发师》。全世界歌唱家们
梦寐以求的舞台，纷纷向石倚洁抛
来了橄榄枝。

但石倚洁表示，他希望自己在中
国歌剧领域的比重加重一些。“可能我
的烙印，还是偏向美声三杰、莫扎特
等，但是这次我的独唱音乐会本来写
的全是歌剧咏叹调，也已经确定了，后
来有朋友建议我，说中国现在创作新
作品这么多，是不是可以多唱点中国
作品，让观众多点共鸣？”他调整了之
后，发现自己有了人生新方向。

他发现，原本自己不敢唱很多德
奥艺术歌曲，像舒伯特的《美丽磨坊
女》，舒曼的《诗人之恋》，还有勃拉姆
斯、理查·施特劳斯的很多歌曲，“我
无法理解其中沉淀的东西，其实国外
歌手也是，20多岁先唱歌剧，40多岁
才唱艺术歌曲，因为那些要走心，唱
出内在的东西。”但自从选择了中国

作品后，发现因为母语的关系，他从
情感上完全可以融会贯通。

“现在安排的是半场国外，半场
中国作品，像黄自的，青主的作品，我
无法割舍。”他说，无论是《多么快乐的
一天》，还是《拉美莫尔的露琪亚》中

“不久荒冢将成为我的归宿”，飙高音
只是技巧，而上半场的艺术歌曲，黄自
的《玫瑰三愿》、青主的《我住长江头》，
听起来都是小曲儿，但要唱出其中的
韵味和意境才是难关。

歌路拓宽，让石倚洁越来越被业
界所了解，“不仅能唱德奥歌剧，唱古
典时期浪漫时期，也能唱现代作品。”
接下来，上海歌剧院也找石倚洁合作
《微笑王国》，这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们梦寐以求的歌剧，“图兰朵是外国
人写的中国主题作品，这一部则是描
写的是中国王子去维也纳参加和会，
但是在西方，除了德奥，这部作品演
得不多。”

为什么？因为他需要找东方人
来演中国王子，“以前他们经常找韩国
人演这个王子，舞美也倒腾得像是在
泰国，这是文化的误解和误差，我们有
责任导一个我们自己的版本。”这部歌
剧已经敲定明年1月会拿到匈牙利去
演，随后开始欧洲演出。石倚洁期待，
中国的歌剧能真正成为国际歌剧舞台
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石倚洁：用实力圈粉的网红歌唱家
石倚洁是谁？似乎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个名字就成了很多文艺爱好者刷屏的内容，无数人在津津乐

道他的声音炫技，蹿红的速度和热度让人想起了彩虹室内合唱团。事实上，这位80后上海男高音歌唱
家也确实是火，近日就连续有两场演出上演，而且都是一票难求。青年报记者近日也专访了这位“网红”
歌唱家，了解的“真相”并不让人意外——一切的刷屏背后，都是实力的体现。 青年报记者 陈宏

说起石倚洁，可能一时间还有很
多人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毫无疑问的
是，他的名气正在迅速上升——他受
到了权威作曲家和普通粉丝的双重
追捧，也让他被圈内调侃为“网红”。

上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
纲在上海爱乐乐团接受沪上媒体采
访，介绍自己5月14日的《鲁迅》交
响音乐会。在这部作品里，他透露，
自己选择了中国目前国内实力最强
的几位歌唱家来演绎，而其中，男高
音选择的正是石倚洁。而事实上，早
在2010年，他就已经发现了石倚洁
的超强实力，找他合作了《咏·别》。

“如果不和他合作，我宁可等着不
演。”叶小纲说。

权威的器重，不一定观众也买
账，但石倚洁却偏偏超级有观众缘。
在《鲁迅》之前，他的独唱音乐会作为
上海交响乐团本音乐季的项目之一，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艺厅上演，
主办方告诉记者：“门票早早就被抢

购一空，我们乐团团长想找一张都找
不到。”事实上，记者了解到，这场音
乐会的门票紧俏到甚至惊动了黄牛！

这样的情况，自然让人联想到了
“网红”彩虹室内合唱团。“确实大家
现在都调侃我，叫我‘网红’，”石倚洁
周末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不好意
思地说，“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感觉，
直到后来我有一次排练，有个工作人
员拍了一段10秒钟的视频，结果当
天全世界的朋友，都在微信上给我发
这段视频，我被吓到了。”

他的“网红”标签货真价实。打
开视频网站，石倚洁的演唱视频铺
天盖地，“以前我主要在国外演出，
国内刚刚有土豆、优酷的时候，就
有很多朋友孜孜不倦地从国外视
频网站上‘搬运’视频到国内，渐渐
大家都了解了我”；而在知乎、豆瓣
等社交网络上，关于石倚洁演唱技
巧、演唱水平的话题，也是讨论得
热火朝天。

对于国内突然爆红，石倚洁非
常谦虚。就像他接受采访，就穿个
运动鞋，背个双肩包走进来，让人以
为是媒体一样，他对自己的定位，
非常朴实，不肯自认艺术家：“我就
是个唱歌的，唱歌也就是我的一个
工作而已，跟大家上班下班没什么
区别。”

他也一直在猜测，自己成为“网
红”，是不是跟坎坷的经历有关，“央
视四套有个节目《华人故事》，讲了我
坎坷的成长经历，可能大家觉得比较
励志吧？大家觉得实力还不错，然后
求学的孩子很多，引起了共鸣，大家
希望像这个人一样努力。”

石倚洁确实是励志的。这位出
生在上海川沙的80后，2002年拿着
父母卖房子筹集的学费，前往日本留
学。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他一边打
工一边练唱。不会日语，他就应征不
用说话的洗碗工。在距离东京四十

分钟地铁的埼玉县川越市，石倚洁每
天的生活就是打工和上课。最终，他
从日本东邦音乐大学硕士毕业，获全
额奖学金留学奥地利。

在奥地利格拉茨，他继续过着埋
头苦读的生活，一年时间，四五位老
师每日轮番教他语言、唱功、表演，歌
唱是他唯一的生活重心。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7年，石倚
洁迎来了人生的爆发期，他一年之内
连续拿下了4个国际声乐比赛的金
奖，包括第13届费鲁乔·塔利亚维尼
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最佳男高音
奖，最受观众欢迎奖（奥地利），第37
届托蒂·达勒·蒙特国际声乐比赛第
一名（意大利），第24届玛丽亚·卡尼
利亚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意大利），
第3届德国帕绍艺术节国际声乐比
赛第一名，最佳艺术歌曲演唱奖（德
国）。“我自己都蒙了，完全没有想
到。”石倚洁说。

能火，当然
不会仅仅是因
为 坎 坷 的 经
历，这么多年
的沉淀，石倚洁
的实力有目共
睹。

在欧洲迅速崭
露头角后，意大利佩

萨罗的罗西尼歌剧节邀
请他登台演出，这一唱就是五年。《兰
斯之旅》《欧利伯爵》《德梅特里奥与
波利比奥》《摩西在埃及》和《意大利
女郎在阿尔及尔》，每一部戏都大获
成功。在石倚洁心中，是罗西尼帮他
推开了歌剧世界的大门。

但罗西尼并不是终点。十年前
刚刚出道的时候，石倚洁就是从罗西
尼的轻型抒情男高音角色开始，先唱
一些轻巧、炫技的角色，建立良好的
舞台形象，之后再慢慢转型抒情男高
音，多尼采蒂歌剧《爱之甘醇》、威尔
第歌剧《弄臣》甚至是《茶花女》，很多
意大利男高音都是这样一步步走来
的。石倚洁也是这么发展的，天性内
敛沉稳的他，倒是正适合这种循序渐
进的职业发展道路。

在网络上，大家对他的嗓音评
价极高，即使已经唱了 10 年的舞
台，观众仍然可以从他的嗓音里听
到新鲜感，而这就是他苦苦“修炼”
的结果。像今年三月在北京演出多
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时，那首著
名的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他
轻松唱了9个High C。在观众们爆
棚的掌声中，返场又唱了一遍，飙出

了10个High C，瞬间点燃了整个剧
场。在观众看来逆天的高音，石倚
洁却说这并不难。

在回上海演出这两场之前一周
的时间，石倚洁还在斯图加特国家歌
剧院演出了一场多尼采蒂歌剧《唐·
帕斯夸莱》。对于这个初次登台斯图
加特的东方面孔，德国观众以欢呼和
掌声向他致意，他的演出艳惊四座。
但没有人知道，他的排练时间只有短
短一天半，指挥和同台演员到开演前
才第一次见面。剧院经理同时也是
本剧导演的卓西·魏勒尔称赞他的演
出是个奇迹，随即给他递上了另一份
演出合同。

“其实，在舞台上我也有点紧张，
但碰到这种场合，我反而会精神高度
集中，脑袋上天线会支得老高，随时
关注指挥和同台演员的互动，”有人
说他是不是在台上成了天线宝宝，他
笑了，但他不失得意地说，“这场我还
超常发挥了。”

这样的实力，来源于他对自己时
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他说，自己很少
做那种特别仓促的救场，“大家都会有
救场，但我这次在斯图加特，虽然是临
时排练，但此前一年我就知道了这场
演出，如果一个演出提前一周通知我，
我就不会接，因为还得从国内飞过去，
倒时差，声音肯定不在状态。”

即使是被叶小纲盛赞，但石倚
洁都能坦率地承认：“我是唱其中
的《铸剑》，三重唱，戏剧张力非常
大，而且非常难，去年刚拿到谱子
时我都蒙了，摸了两三天都找不到
调子。”

受到权威和粉丝双重追捧

自谦：大概是坎坷经历引共鸣

排练一天半就能上台的实力

期待中国歌剧走上国际舞台

岁月给了石倚洁热血和沉淀。


